
2014年第十二期《音乐创作》

·164·

浅析陕北民歌信天游之艺术特征

刘丽

摘要：文章从两个视角论述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的艺术特征。其一，信天游的人文地理环境与民俗文化

特征，将民歌还原到其产生、存活、发展、传唱的社会土壤中去，即民歌是地域文化的“声”象，民俗文化

是民歌产生的摇篮：其二，信天游的音乐学特征，包括歌词的特点、旋律的特质以及词曲结合产生的特定的

韵味、情趣等，运用音乐学分析的方法阐释信天游的音乐艺术特征。

关键词：信天游； 民俗文化； 词曲结构； 比兴： 双四度音调

一、从社会民俗角度看信天游

身为陕北人的我国著名音乐学家乔建中先生曾有这样一段对信天游的人文地理环境的描述：“众所周知，

信天游的传唱之境，是一片广漠无垠的黄色高原。这高原，干沟万壑，连绵起伏。置身其间，首先映入眼帘

的就是那望不尽的裸露于天际的黄土岩石。一旦刮起风来，这里更是黄天黄地、遮天蔽日：再看河流，无论

大小，也一律流着黄水。于是这黄风、黄天、黄土、黄水便塑造出陕北那与众不同的自然景观：它苍茫、恢

弘而又深藏着凄然、悲壮；它清峻、刚毅而又饱含着沉郁、顿挫。如果说，环境也具有人格力量的话，那么，

苍茫、宏壮、清峻、沉郁就是黄土高原的特殊‘个性’。千百年来，它以自己的个性潜在地影响着陕北人的生

活习俗，培养了他们的审美情趣，制约着他们的文化选择并最终完成了高原文化的塑造。使这里既异于草原、

平原、海滨、水乡等环境中的文化，又不同于同是高原的西南地区文化。”1

任何一个区域的音乐文化，作为整体文化的一部分，都属于一种人类精神创造，而地理环境就如同一幅

画作最为稳固的底色，为所有的其他创造奠定了最初的基调，赋予了最本质的灵魂。比如黄土高原，它大气

雄浑的地理地貌，它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正是滋生陕北信天游的自然土壤。它凛冽的风沙刻画着西北人豪

迈的气魄，它贫瘠的土地打熬着庄稼人坚韧的筋骨，那脱口而出的信天游，直白、怆然，透着股子热辣、酸

楚，如同西北人嗜食的酸辣，让人忍不住、丢不开。

西北的黄土高原，特殊的地形地貌导致的交通闭塞，以及干旱贫瘠造成的经济落后、文化封闭，从某种

意义上为信天游的生长提供了一块纯净的土壤，它“囿于陕北，东不过黄河、北未越长城、南止子午岭和黄

陵、西至贺兰山，生于斯，传于斯，飘洒于陕北父老的口耳之间，世代不息”2，在这块热土上，信天游形成

并保持了它独有的风貌，它是一部历时镌刻的音乐史诗，是黄天黄土孕育出的一朵艺术奇葩，高歌一曲，响

遏行云，声声入耳，荡气回肠。

任何音乐品种的生成发展都离不开它所依存的文化环境，因此音乐必然是文化中的音乐，信天游当然也

是如此。作为民间歌曲赖以生发的文化环境，最重要的不外乎多姿多彩的民俗传统。因为“民俗可以包括民

歌，民歌可以反映民俗”，民歌“它本身是民俗事象，是民俗的组成部分”3。民俗既包含有关生产生活的物

质民俗(比如衣食住行、器皿物件等)；也包括宗族礼仪相关的社会民俗(比如社会组织、婚丧节庆等)；还

有表现为信仰文艺的精神民俗(例如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等)，这三大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作用着整个

的人类生活，支配着人类的精神创造。民歌作为精神创造地产物，常常与民歌相伴相生、互相渗透，从一种

特殊的角度反映民俗事象，因此“一定的民俗产生一定的民歌，特定的民俗条件能够赋予民歌以相应的特色”
4

o

以下试各举例：反映农牧业生产状况的，比方说“前山的糜子后山的谷”，“大河畔上种黍子”，“羊走羊

路人走畔”；反映饮食起居的，例如“一碗碗羊肉一个达达糕”、“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表现服饰审美的，有

“反穿皮袄毛朝外”，“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又遮阴凉又好看”；展现男女情爱的，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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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挑战伦理道德的自由恋爱甚至婚外情，带有相当露骨的成分，比如“只要和妹妹搭对对，铡刀剁头不后

悔”，“雪花打墙冰盖房，露水夫妻不久长”。

过去的陕北一带，自然条件恶劣，干旱少雨，庄稼人靠天吃饭，劳苦耕作，往往一年到头收成还是难以

果腹，于是只要背井离乡地另谋它业，于是信天游中还有非常特别的一类，真切地反映贫苦农民迫于生计，

扛长工、卖苦力、赶牲灵、走西口，离家求生的悲惨状况。这些揽工汉，行走在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歇脚

打尖，苦苦地思念家人恋人，却无法得见，眼目下又为糊口终年奔波，生存难以为继，心中的惆怅伤感似乎

只有靠一曲嘹亮凄婉的信天游来聊以排遣，他们既是信天游的创作者，也是它的歌唱者、欣赏者，也许这就

是历史上也有将信天游称为“脚户调”的原因吧。在歌声中，他们回忆家乡、回忆亲人，感慨求生的艰难，

憧憬未来的幸福，在歌声中，他们一吐对妻子、恋人的相思之情，也有的免不了和路遇的女人产生暧昧，哼

上几句打情骂俏的话来。这一类信天游的代表作，就要数脍炙人口的《走西口》、《脚户调》、《赶牲灵》、《泪

蛋蛋泡在沙篙篱林》等等。

如果想要一窥信天游的艺术世界，深入了解其背后的丰厚民俗文化，不失为一把钥匙。

二、在音乐学分析的视域下看信天游

信天游的词曲多为两句一押韵的上下旬结构，这样词曲同构的结合形式，可以说是其最为显著的特点。

信手挑来几首信天游的歌词看一看，不难发现，它通常以七字句居多，也有扩展至九字、十字甚至更多

字数的，但无论歌词字数的多寡，都是两句一节，一节一押韵，节与节间可同韵也可换韵。自由变化，总体

上比较对称。信天游短歌可以只有一节，长歌则可以成百上千句地连下去。随意地挑几句：

荞面疙瘩羊腥汤，死去活来相跟上。或：黄河畔上灵芝草，长得不高生得好。或：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

娃们争抢来把手拉。或：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淘米不嫌哥哥穷。或：青水水玻璃隔着窗子照，满

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

从上面的例子不难看出，七字句的唱词结构是基础，可以在这一基础之上，加入一些衬词、叠字等，比

如“鸡蛋壳壳”“青水水”“满口口”，但唱词格式还是以每句三个顿逗来划分(如七字句常见的二二三式)，

并且基本保持不变。

信天游的曲体结构上与其他北方山歌比较类似，多为两句体结构，上句与下旬常常在一定程度上使用重

复的的音乐素材，比如上句的前半和下句的前半旋律相同，而落音或后半不同，通常上句的落音会使用属音、

下属音或主音外的其他音，构成一种听觉上的不稳定感，为下句提供强大的动力性：而下句一般都会结束在

主音上，给听者以充分的稳定感、收束感，从而使得上下两乐句在音乐上构成一问一答、一呼一应、一来一

回的对答效果。在这样两句体乐段的基础上，常常使用分节歌的形式，让旋律自然地循环往复，以歌词意境

的层层深入来推动音乐的层层发展。

信天游这样两句一押韵的上下旬词曲结构，特别适合于比兴手法的运用发挥。

关于比兴手法，“比”字很好理解，就是打比方、作比较，那么“兴”呢?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曾解释

过，“兴”既有比喻的意思，更有兴托、发端的之意，通过依微拟议而兴托起情，也就是用微妙的事物来寄托

作者的情感、渲染气氛等等。不过，既然是“微妙的事物”，通常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因此比兴，是一种

极富文学感染力的修辞手法，在实际应用中，与比喻手法不同，比兴常常是托彼言此，以看似不相关的事物

起兴，随后才引出描写对象，如同一种隔离在语言真实意图外的“影壁”，让人不至于一眼望到底。而是曲折

宛转地绕过外层的所兴之物，进而才了解歌唱者真实的意图或表现对象。绝妙的比兴，是将所兴之物的特征

与所要表达的事象情态之内核，经过高度概括凝练之后，抽象提取除了精到的共同、共同之处，然后加以表

现、渲染，达到一种令人称奇的艺术效果。在中国古老的诗歌传统之中，这是极其普遍的修辞手段，无论久

远的诗经，汉代的乐府，唐宋的诗词，还是近现代的新诗，处处都可寻觅到比兴的运用，闪烁的耀眼的浪漫

主义光芒。而在民间口头文学形式中，也广泛存在着这种诗性的表达。我们来看看它在信天游唱词中的使用：

牵牛开花羊跑青，二月里见罢到如今；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三年五载忘不了你。

这两句歌词中，上句的“牵牛花”、“羊”、“百灵鸟”，似乎都是些未经甄选、随手拈来的意向，和下句的

抒情内容也看不出有什么直接联系，可细细分析起来，才能品出其中的滋味。牵牛花开了、羊也在青草地上

跑，不但描画出唱歌人眼中的自然景色，更重要的是点明了唱歌的时间，光景已经入夏，可回忆起与心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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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后一次会面，才是二月间，这么漫长的等待，怎不叫人心焦；百灵子就是百灵鸟，会飞的鸟儿过河时哪

会溺水沉底呢，就像唱歌人也会记住心上的人，自然不消说。

信天游的比兴非常广泛，上至日月星辰、风云雨雪，下到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或者柴米油盐、

五谷杂粮、衣食起居都可以起兴作比，以至于生活中的针头线脑、鸡毛蒜皮都可入歌，这样的比兴，

看似随意，实则贴切到位，它们都“在形式上以小喻大、以浅喻深、以显喻隐、以近喻远，通过对外物的刻

画，比附所要说明的事理，利用明白的语言来描绘事物的特点，借助其他事物作为开头以引起下文”5，呈现

出精炼的构思，瑰丽的想象与炽热的情感，比兴的巧妙应用，使得信天游唱词蕴含着耐得回味的韵味与美感，

这是它作为文学样式的生命力核心。另一方面，信天游作为滋长于民间的音乐形式，它的唱词文本也必然地

原生于当地的口头文学，吸收着当地民间语言的养分，并深受当地的方言习语、俗语俚语的影响，而信天游

的创作者、传唱者、欣赏者与爱好者，往往又具有身份的同一性，也就是说，由陕北人唱给陕北人听，那么

从某一方面来讲，它在有着深刻文化认同感的人们之间，所表现出的能够充分调动情绪的艺术感染力，所能

够激荡起集体回忆的那种能量，或许也在于此吧!

谈到信天游的旋律结构，必须要提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双四度音调结构”。陕北信天游以徵调式为主，

商调式、羽调式次之，曲调中往往以主音及其上下方四度音为骨干音，如徵一宫、商～徵或羽一商，还常常

将其连起来使用，如徵一宫一商一徵，称为“双四度音调结构”或“双四度链”，在这样的旋律框架中，以连

续的四度跳进将曲调的音域扩展至八度以上，造成空旷高远的音乐空间感，并且这样的跳进在信天游中常常

表现为直线上升或直线下降，这样直上直下的音乐走向完全符合陕北人豪爽坦荡的性格特征，也对应着黄土

高原大山大河的地貌特征，高亢时响彻云霄，低回时深沉寂寥。

这样的旋律结构在信天游里是最为典型的：《脚夫调》的全部旋律就是商一徵一宫框架的直接应用，《兰

花花》中虽然出现了其它的非骨干音，但羽一商一徵的框架还是清晰可辨。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双四度音调

结构在信天游旋律中的主导地位，也是信天游音乐风格的核心所在。

总而言之，方言习惯的相同和相近，是产生相同艺术的基础，由于长年风沙，黄土高原的方言，最大的

特点就是前后鼻音不分，几乎统一为后鼻音。沟壑跌宕的地貌，造成信天游高亢与酸柔的音程大跳。在当地，

人们习惯于站在坡上、沟底远距离地大声呼叫或交谈、为此，常常把声音拉得很长，于是便在高低长短间形

成了自由疏散的韵律，这种习惯自然会对信天游产生影响。因此信天游的曲调悠扬高亢，粗犷奔放，韵律和

协，

加修饰地透着健康之美。信天游的歌腔高度集中地展示了高原的自然景观、社会风貌和高原人的精神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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